創造歷史場所的新意- 談黃聲遠的羅東鎮樟仔園與員山鄉機堡

位於宜蘭縣羅東鎮的樟仔園如同其名，曾是開採樟腦的地方。後來此地也是山林管理所，處理山區砍伐下來的林木。這個地區往日的繁華，可以由羅東孔廟瞧出端倪。這座孔廟是全台第一座私設孔廟，因此可以想見當時的雄厚財力與鼎盛文風。
幾次造訪基地，都會清楚的感受到這裡獨特的氣質。總有當地居民坐在樹下休憩談天，如同宜蘭的許多地方一般，自在的如同自家門口。身處其中，還會聽到陣陣的手搖鈴聲，響得如此理所當然。本以為是特殊日子的宗教儀式，沒想到是附近的一位道士每日為民眾服務的法事所傳出。就是在這樣的空間氛圍中，黃聲遠搭起了架子、整理了老房子、改變了舖面、設置了簡易運動設施，最後還種了不少的樟樹。然後，社區有了互動的重心，居民有了彼此交會的場域，小朋友有了可以奔跑的地方，老人家有了運動散步以及聊天抬槓的空間，在新新舊舊的樟樹群中，在充滿記憶的歷史空間裡。
一到樟仔園，迎面而來的是覆蓋山林管理所的大棚。棚面如同一片摺板般的彎出主要的形狀：水平的部分位於山林管理所的上方而不碰觸到原來的房子，並成為其屋頂，以完整保留管理所原來的建築形式。棚面的另一端向廣場延伸，先逐漸上伸，直到實驗所的末端，再配合一個從軍備局回收重組的木構架，而摺成山形的屋頂形式(圖1)。經過一次轉折之後，結構上又出現另一個木構架。第二個木構架的尺度雖然與的一個相同，但是作了側向的變形，使得木構架形成的開口轉向基地的另一個出入口(圖2)。如此一來，原來單純的結構便被複雜化，但是卻因此產生結構上與空間上的趣味性。兩個完整的木構架屋頂被清楚且獨立的架在主要的鋼結構上，其餘的連結及造型都由鋼構架處理，技巧的讓木與鋼兩種材料，依據各自的特性分工構築。不僅如此，大棚覆蓋山林管理所的部分，鋼柱落地時都緊貼著原有的混凝土牆，每一個接觸面皆利用螺栓穿過牆體而將兩支鋼柱固定在牆體的兩側(圖3)。於是，原有的混凝土結構除了扮演垂直牆體分割空間的角色外，也是大棚整體結構的一部份。混凝土牆、鋼結構以及木結構各自反映其代表的時代、工法及材料特性，在此社區的場域中，形成獨特的對話關係。
位於公園北側，隔街而立的孔廟與天主堂，各自有著獨特的文化意涵及歷史意義，所以也在此案中得到關注。一批自羅東鎮其他地方移除的椰子樹在此重新得到安置，且在公園的西北角排成筆直兩列，形成一條軸線正對羅東孔廟(圖4)。而位於公園的東北角，一塊耐候性鋼板被鑲崁於地面，上頭有著「升天堂」的字樣及相關資料，正朝向對街的聖母升天堂，因此一抬頭就會看到優雅的升天堂矗立在視線的那一端(圖5)。這些動作彰顯了孔廟與天主堂的存在，並順勢建立起公園與他們之間的關係，平添公園的文化氣息，無形中也擴大了社區公園的格局。
原為種子銀行的舊房子，也經過一番整理，以供社區相關活動使用。面對大棚的門口，設立了一座以耐候性鋼為材料的燈箱，上有樟樹葉形狀的鏤空紋飾。當此大門打開的時候，門緣會接到燈箱而鎖定成一體，形成一道界定入口的牆面，加上門框也用耐候性鋼一體壓製成形，形成多向度的入口空間，而非只是一道鐵門(圖6)。進到屋內後，有一個細長的開口通向小教室。這個開口依然採用同樣的耐候性鋼，並延續大門的形式，門框搭配一道向外伸出的鋼板而形成入口。不過由於小教室的地板較高，所以入口的鋼板在下方多摺出一塊階梯。於是這個入口配合旁邊兩個採用同樣的鋼材作為邊框的小窗洞，崁在混凝土牆上頗有裝置藝術的意味(圖7)。同樣的耐候性鋼也被用在公園中幾支高聳的柱狀燈箱，同樣有著樟樹葉狀的鏤空，並長出幾許樹枝的意象，除了強化樟仔園的場所特質之外，也讓人想起黃聲遠在宜蘭縣文化二館的大鐵柱。由於長期以來羅東都是以林業為本，木材廠的機具及工業意象被轉化到材料的質感與顏色上(耐候性鋼)，而木材廠不可或缺的儲木水池所呈現之木材漂浮在水面的意象，也可以在文化二館以及樟仔園的地景上看到(圖8)。於是當地早期的產業特色，便經由這些形式，淡淡的展現出來，並藉著這樣的機會，由經驗過此段歷史的長者，將訊息傳達至未曾經驗過幼者及外來者。故事，就這樣被保存了下來。
位於宜蘭縣員山鄉的機堡改建案，是另一個黃聲遠探索老舊設施如何能夠賦予新生命的嘗試。機堡原為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末期，在台灣的日軍為了避免美軍轟炸所興建的軍事設施，專為隱藏飛機所用。也因為如此，有些機堡並未設立於機場中，而是隱藏於社區裡。飛機出任務時，再由人力推至機場中待命。從宜蘭縣政府整理的耆老座談會資料中可以看到，老一輩的當地居民仍對那一段歷史有許多的記憶。而隨著戰爭的結束，機堡也不再具有軍事上的用途。有很長一段時間，還曾被民眾據為住宅，默默的踞在員山鄉的一角，未受到太多的注目，直到縣政府從軍方取得這塊地的使用權。
員山機堡位於一個許多條道路交會的角地上，佔地面積不大。黃聲遠從機堡本來的功能性發想，將時空推回至二戰末期，日軍在宜蘭所佈建的軍事設施上。基地臨街的角落下挖一層，裏面設置兩個主要的空間，一個是介紹太平洋戰爭中關於本地的簡要戰爭史料，例如神風特攻隊。這個展示空間由一個狹窄的戶外開口進入，緊接著一連串由粗慥的混凝土牆面與大顆洗石子地面所圍塑之狹窄空間，曲曲折折的向內延伸，營造軍事坑道的幽閉與不安感(圖9)。部分展示的地圖與文字被直接噴印於混凝土牆上，產生塗鴉的效果，以減少展示空間的拘謹感受，同時更強化坑道的氣氛。另外靠近廣場的一側，有一個主要的空間，可配合活動或是展演的需要使用。空間主體由一個向廣場延伸的曲面所構成(圖10)，壁面上並有刻意製造的線條，以塑造速度感及翻轉的視覺效果，企圖轉譯戰鬥機飛行的空間經驗。這裏除了有大面落地窗讓室內與戶外有視覺上的連結，還有一扇宛如牆體的大門，其尺度暗示維修飛機之廠房的空間感外，打開時也能讓內外空間的結合更為流暢(圖11)。此空間的上方有兩個採光圓孔，陽光會在內部形成兩道光柱投影在地上，並隨著時間的變化在此空間中遊走。另外，旁邊有一個附屬空間，空間形式取材於軍事碉堡，具有弧形厚牆與幾個小槍砲孔，上方也有一個圓形採光孔(圖12)。內部的牆面延伸自主要空間的處理方式，外部則如同軍事碉堡。
這塊用地移交給宜蘭縣政府時，軍方正在拆除堡體，幸好被當地居民發現，並主動通知縣政府，協調軍方停止拆除，所以只有部分損毀，由此也可以看出居民對這個堡體的特殊情感。已遭拆除的部分，黃聲遠用了鋼結構加以補強，除了完整呈現原來的堡體弧度外，結構上還特意增加水平向翼片，擬仿飛機的結構形式。這些水平翼片在機堡的內部顯露的是與主結構相同的鋼材，並塗裝如同飛機般的灰色漆料，這個顏色也是此案中金屬材料的主色調(圖13)。但是在機堡外部，翼片顯露的是與堡體相同的混凝土，呼應堡體外部的質感(圖14)。此外，原來民眾居住在堡體內部的空間也被部分保留下來，包括內部的磁磚、水槽及窗戶等等，因此可以略為感受當時在這裡的生活(圖15)。純就形式美學而言，黃聲遠的這個舉動必須犧牲掉對此堡體的完形呈現。然而他尊重歷史的讓這個常民生活的部分保留下來。對他而言，同樣發生在這個基地上的過去，不論是二次世界大戰的轟轟烈烈(機堡的戰鬥機)，或是戰後民眾因故而將就於此居住的生活樣態(廚用白瓷磚、水槽)，其實都是等同重要，都應該要被記錄下來，被未來的基地造訪者所認識。
不可否認的，在員山機堡最搶眼的自然是那盤旋而上的空中步道。從堡體頂端過橋後開始逐步上升，先環繞基地半圈，再奔向無垠的天際(圖16)。空中步道的弧線，其實是模擬當初日本的神風特攻隊起飛後，會先向西飛到宜蘭神社的上空，再劃一個半圓而向東出海執行最後的任務。此一步道試圖讓人感受戰機起飛的空間感受，因此步道的前段較為平緩，並且落足於堅實的地面。到了後段，步道的角度越來越陡，並且向圓心略為翻轉而成斜面，落足點也只剩鐵柵式的鋪面，讓行走於上的人忽然發現自己距離地面的高度，而有離地飛行的空間體會。行至步道末端處，兩側扶手已交疊於前而無法前進，但腳下鐵柵鋪面並未停止，仍然向空中延伸並向內側翻轉，繼續描繪戰機的飛航軌跡(圖17)。站在步道的頂端，看著機堡懷想過去，該有多少的回憶湧上心頭？
從樟仔園與員山機堡這兩個案子中，都可以看到黃聲遠如何從一個舊有環境及有限的條件之下(樟仔園僅存三棟老舊的平房，機堡只剩一個不完整的堡體)，運用他對當地民情的深刻了解及豐富的想像力，將過去的歷史轉化為空間中的創作元素，並且在基地中，運用形式及材料來製造許多說故事的機會，讓新一代的居民能夠從上一代的口中認識當地的過去，進而在基地中發展出未來。這種高度地域性關懷的敏感度，恐怕是必須在當地生活得夠久，並將身心都完全浸淫在那樣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中，才可能發展得出來。
